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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女
兒
過
生
日
，
我
的
師
兄
張
業
松
送
給
她
一
本
新
買
的
書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
女
兒
喜
歡
這
種
類
型
的
讀
物
，
一
則
緣
於
天
性
，
二
則
跟
她
幼

兒
園
時
候
就
讀
過
E
‧
B
‧
懷
特
的
《
夏
洛
的
網
》
不
無
關
係
。
但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跟
《
夏
洛
的
網
》
並
不
是
同
一
類
型
的
書
—
—
《
夏
洛
的
網
》

有
一
種
原
初
的
質
樸
，
這
種
質
樸
不
只
是
在
語
言
修
辭
風
格
上
，
而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
則
是
對
於
這
種
原
初
的
質
樸
風
格
的
嚮
往
與
努
力
回
歸
，
它

的
風
格
，
是
在
學
習
與
模
仿
中
呈
現
出
來
的
。

這
一
點
在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的
﹁序
言
﹂
中
就
已
經
顯
示
出
來
了

。
譬
如
：

普
羅
旺
斯
告
訴
了
我
食
物
的
意
義
，
不
僅
僅
在
於
烹
飪
或
享
用
，
而
是
具

有
更
深
、
更
廣
的
內
涵
。
我
體
會
到
聚
會
、
狩
獵
和
種
植
食
物
是
某
種
生
命
的

一
部
分
，
這
種
生
命
印
上
了
季
節
的
記
號
，
並
將
人
們
互
相
連
接
，
緊
緊
地
繫

於
土
地
之
上
。

這
種
類
型
的
﹁造
句
法
﹂
，
儘
管
在
這
種
類
型
的
讀
物
中
已
經
屬
於
鳳
毛

麟
角
，
但
還
是
多
少
顯
露
出
一
些
﹁做
﹂
的
痕
跡
，
而
失

去
了
原
始
的
自
然
風
格
—
—
其
實
這
種
差
別
只
要
去
讀
一

讀
《
夏
洛
的
網
》
就
清
楚
了
。
《
夏
洛
的
網
》
是
牧
羊
人

講
給
牧
羊
們
聽
的
故
事
，
而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

則
是
一
個
牧
場
的
遊
客
，
回
去
後
寫
給
對
牧
場
有
好
奇
心

的
外
人
們
看
的
故
事
。

但
這
並
不
是
貶
低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或
這
一

類
型
的
讀
書
的
思
想
意
義
和
藝
術
價
值
—
—
它
裡
面
一
再

環
繞
的
﹁回
歸
﹂
意
識
，
與
深
入
到
真
正
的
生
活
之
中
以

達
到
物
無
兩
忘
境
界
的
追
求
，
並
非
全
無
肯
定
之
意
義
。

譬
如
生
活
是
否
可
以
簡
單
到
不
能
再
簡
單
的
地
步
，
然
後

從
這
裡
開
始
體
驗
真
正
的
新
生
活
—
—
那
也
可
能
就
是
所

理
想
所
追
求
的
真
正
的
生
活
？
再

譬
如
，
我
們
已
經
在
紛
擾
複
雜
快

節
奏
或
者
奢
華
的
生
活
道
路
上
走

得
太
遠
了
，
以
致
於
我
們
已
經
失

去
了
與
最
初
的
聯
繫
，
我
們
已
經

不
可
能
去
實
踐
與
之
有
別
的
其
他

可
能
，
更
別
提
所
謂
慢
節
奏
的
嘗

試
了
。

而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似
乎
試
圖
超
越
這
些
障

礙
。
它
試
圖
告
訴
我
們
，
我
們
與
羊
群
、
牧
場
、
食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非
只
是
食
者
與
被
食
者
，
後
者
也
並
非
僅

僅
作
為
我
們
的
食
物
對
象
而
存
在
。
我
們
與
這
些
﹁食
物

﹂
之
間
，
還
應
該
有
另
一
種
更
深
刻
同
時
也
更
密
切
的
關

係
在
—
—
它
們
其
實
就
是
我
們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或
者
就

是
﹁我
們
﹂
的
一
部
分
。
它
們
之
所
以
成
為
了
我
們
的
食

物
，
僅
僅
以
我
們
的
食
物
的
名
義
而
存
在
，
那
不
是
因
為

它
們
，
而
是
因
為
我
們
失
去
了
體
察
到
我
們
與
它
們
之
間

那
種
更
高
更
深
也
更
密
切
的
關
係
（
用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作
者
的
話
說
，
就
是
﹁更
深
、
更
廣
的
內
涵
﹂
）

的
能
力
與
耐
心
。

那
樣
的
能
力
與
耐
心
，
並
不
是
在
書
本
上
或
者
遠
離
對
象
的
城
市
裡
重
新

找
尋
回
來
的
。
唯
一
的
可
能
，
就
是
心
靈
深
處
真
正
意
義
上
的
萌
動
與
覺

醒
—
—
一
種
新
的
真
切
的
感
動
，
一
種
親
切
感
，
一
種
共
同
生
活
的
依
存
感
，

也
就
是
一
種
基
於
新
的
感
動
與
覺
悟
的
相
互
發
現
。

對
於
這
種
相
互
發
現
，
普
羅
旺
斯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機
緣
﹂
，
而
不
是
新

的
生
活
的
全
部
。
在
現
代
生
活
語
境
中
，
普
羅
旺
斯
也
只
可
能
作
為
都
市
生
活

的
他
者
而
存
在
，
而
不
可
能
作
為
都
市
生
活
的
未
來
而
呈
現
在
我
們
的
前
面
。

更
何
況
，
即
便
是
這
樣
一
個
位
於
法
國
內
陸
的
﹁都
市
邊
緣
﹂
，
也
不
知
道
還

能
夠
如
此
存
在
多
久
—
—
這
不
是
普
羅
旺
斯
的
過
錯
，
而
是
都
市
生
活
巨
大
的

包
裹
力
，
將
一
切
邊
緣
的
、
非
中
心
化
的
存
在
裹
挾
進
來
，
旋
轉
同
化
的
巨
大

力
量
。
《
一
頭
豬
在
普
羅
旺
斯
》
記
述
了
一
個
人
的
情
感
復
蘇
體
驗
—
—
這
種

體
驗
是
一
種
實
驗
的
結
果
，
實
驗
者
對
於
這
種
復
蘇
的
可
能
性
，
既
滿
懷
期
待

，
又
忐
忑
不
安
。
因
為
在
現
代
生
活
中
，
要
作
出
並
真
正
實
現
﹁這
一
個
﹂
存

在
的
價
值
與
意
義
，
所
需
要
的
，
並
不
僅
僅
只
是
最
初
的
衝
動
與
好
奇
。

提到熱心公
益的平頭百姓，
往往會讓人想到
那些在老人醫院
服務的義工，去
貧困地區任教的
年輕人，還有在

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期間熙熙攘攘忙
碌的身影。但下面講的兩位，卻別具
特色。

葉雄是一位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
的上海女人，到了九十年代，已屬於
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就在那時，
她染上了毒癮。被毒品纏上的人，就
只能過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了，正
如一位禁毒警察所講：它沒有那麼厲
害，還叫毒品？於是她吸了戒，戒了
又吸，前後折騰了十年，直到本世紀
初，經過戒毒機構和親人不放棄的幫
助才好不容易回歸正常生活。這個
「從地獄裡爬出來的人」 ，懷着感恩

之情，決心要回報社會。她深知戒毒
艱難，最難的是生理脫毒的人要保持
不再復吸，她認為自己的經歷，可能
對想要戒毒的人會有示範作用，於是
開通了 「葉子戒毒熱線」專門和求助
的戒毒者談心。她講 「你們經歷着的
，我都克服過」 ，所以她的話對那些
想爬出泥沼的人很有說服力。為了提

高實效，葉雄邊幹邊學心理學，並考取了國家二級心理
諮詢師。二○○五年，在上海市禁毒辦的倡導下，非政
府組織自強社會服務總社開始關於戒毒工作的同伴教育
。二○○七年，由十名經過篩選的康復者組成的 「涅槃
重生同伴教育輔導小組」正式成立，葉雄進入了這個小
組。

至今，一位受益者還記得葉雄演講的話： 「我自信
，是因為我從地獄回到人間，而且在人生的廢墟上重新
站了起來；我感恩，是因為在 『自強』 這個平台上我想
收穫一縷春風時，人們卻給了我整個春天。」 二○○九
年九月，上海首個以禁毒社工名字命名的戒毒網─
「葉雄戒毒網」在自強總社正式啟動，他們登報說明網

站主要從事預防教育，提供戒毒方法和榜樣示範等。當
央視記者採訪葉雄時，這個看上去頗像一位退役運動員
的女人滿面春風地侃侃而談。

今年三十八歲的劉世強是河北省南皮縣劉和木村人
，他在縣城當攝影個體戶已有二十個年頭了。去年八月
十號，他正在店裡忙着為顧客拍婚紗照時，接到電話，
得知父親突然去世。在為父親辦喪事的過程中，他才發
現沒有一張合適做遺像的照片。他陷入深深的自責：二
十年前，迷上了攝影的他用賣血的錢買回了一部照相機
。父親先是責罵他，而後賣了家裡的兩頭豬，送他去北
京學藝。他學成之後，又是父親東借西湊，為他籌錢在
縣城開了個照相館。這些年來，他的生意越做越火，相
機先後換了幾十部，可是父親從沒有提過要兒子為自己
照張相片，他也沒有想到要為父親留個影。

今年春節的前一天，他的店裡來了一位中年婦女，
約他去家裡為自己一百一十歲的姥姥拍張照，他高興地
答應了。可是過完春節，那位婦女再也沒有來過。他向
別人打聽，才知道那位老人已經去世。

這件事使得劉世強再也按捺不住，他想，為老人拍
照，是不能再等的事。他決定為全縣八十歲以上的老人
免費照相。他找來了南皮縣的地圖，仔細看着，數着每
一個村莊。從正月初八起他便開着車，帶着兩個助手，
開始了有計劃的行動。到四月底，他走村入戶去過一百
四十個村子，免費為一千一百多位老人照了相。照的相
，他都製成精美的十寸水晶照片送到老人手中。他很辛
苦，生意也受到影響，但他堅持着。

不知誰有那麼大的本事，居然
能在北京故宮保和殿高近三十米匾
額上留下 「到此一遊」字跡，究竟
是飛簷走壁的武林高手所為，還是
無所不能的 「外星人」的傑作，是
故宮工作人員的 「以權謀私」，還
是遊客高科技手段的遙控而為，各

界眾說紛紜，頗為熱鬧。不管怎麼說，三十米的高度，絕
對可以冠之以建築物最高的 「到此一遊」。

中國不僅是旅遊大國，也是題寫 「到此一遊」最多的
大國，歷史悠久，傳承至今。因而，說到 「到此一遊」之
最，我們可以有很多聯想，還有不少 「到此一遊」之最也
值得一提。

規模最大的到此一遊。秦始皇二十八年，登遊泰山，
率文武百官、千軍萬馬，加上扈從儀仗、內外命婦，車乘
連綿數百里。還徵集民工數萬，在泰山大興土木，修 「封
祀壇」、 「登封壇」、 「降禪壇」，並立巨碑，頌自己統
一天下功德，記 「到此一遊」盛事，自吹自擂，驚天動地
。可是沒想到， 「坑灰未冷山東亂」，沒過多久，便二世
而亡。

價值最高的到此一遊。古往今來，遊滕王閣的人千千
萬萬，留下到此一遊筆跡的人也不計其數，唯有王勃的
「到此一遊」最有價值。王勃的《滕王閣序》，字字珠璣

，美不勝收，為滕王閣捧場、延譽，美文不脛而走，佳句
傳遍天下，閣因鴻文而名，樓因奇人而勝，名勝與美文相
得益彰，成為千秋佳話。

數量最多的到此一遊。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周遊最廣的
一個皇帝，也是留下 「到此一遊」最多的君王。平心而論
，老頭子的書法不錯，工整、穩健，拿得出手，詩詞歌賦
也不無造詣，且又極為自負，喜歡炫耀，難怪他走到哪裡
就喜歡在哪裡題詞、題名、題詩。因為其寫的太多、太濫
，臭名遠揚，以至於今日那些 「到此一遊」的製造者都被
譏為 「乾隆遺風」。

最傷心的到此一遊。陸游遊沈園，無意與前妻唐琬邂
逅，傷感至極，無以排遣，寫下著名的《釵頭鳳》，字字
血，聲聲淚，抒發了自己內心的眷戀相思之情和無盡的追
悔悲憤。唐琬讀後百感交集，肝腸寸斷，含淚和《釵頭鳳
》一首，絕望淒楚，纏綿悱惻，感人至深，催人淚下，此
後竟鬱鬱寡歡，怏怏而卒。

最謙虛的到此一遊。一世狂傲的李白登黃鶴樓，本欲
賦詩以記 「到此一遊」，因見樓上題有崔顥的名作《黃鶴
樓》，讀之再三，讚嘆不已，又自度恐難超崔顥，便心悅
誠服，為之斂手，不由嘆曰：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
詩在上頭」。一輩子從不低頭示弱的李白，終於有了一次
可愛而難得的謙虛之舉。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一個笑話。某遊客在寺院高牆留
詩一首，以記 「到此一遊」。被另一遊客諷刺： 「多時不
見詩人面，一見詩人丈二長，不是詩人長二丈，緣何放屁
在高牆。」妙哉，不妨抄錄以贈故宮保和殿匾額上留下
「到此一遊」者。

今年十一月是已故漫畫大師、
「三毛之父」張樂平誕辰一百周

年。
今年六月，另一位漫畫大師華

君武仙逝，中國又少了一個漫畫泰
斗級人物。華老和張老是老朋友了

。為此，記者採訪了張樂平的小兒子張慰軍。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看見報道，說你在漫畫大

師華君武去世後特意代表全家去北京參加了家屬告別儀
式，請你說說你父親和華老的交往好嗎？另外，據我知
道，你父親比華老年紀大，為什麼你叫他伯伯？

張慰軍（以下簡稱張）：是的，華伯伯比我父親小
五歲，不過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都從小叫他華伯伯。他幾
次要我們改口叫叔叔，改不過來，已經習慣了。

告別的那天（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友誼
醫院，看着鮮花叢中蓋着黨旗的華伯伯是那樣的安詳，
我也只能默默地再叫一聲華伯伯，說一句：華伯伯你一
路走好！

我父親和華伯伯相識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那
時候他們都很年輕，都是漫畫作者，都去漫畫會和漫畫
界前輩丁悚家。以至於他們和那個年代的幾個漫畫家都
要調侃差不多年紀、老實巴交的小丁─就是丁聰—
叔叔： 「阿拉迭格辰光全是去尋倷爺，是倷爺格朋友，
所以儂要叫阿拉爺叔……（我們那時候都是去找你父親
的，是你父親的朋友，所以你應該叫我們叔叔─記者
註）」

記：那時候有 「三毛」了嗎？
張： 「三毛」是一九三五年創作的，我估計他們認

識的時候還沒有。我父親那時候已經是專職畫畫了。華
伯伯好像先是在讀大學，後又在一家銀行工作，以畫大
場面的漫畫出名。

記：哦，那到張老去世，他倆一直交往了有六十年
左右。

張：中斷過兩次，一次是抗日戰爭開始後到解放，
有十多年；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近八、九年
吧。

記：抗日戰爭時，他們分別在解放區和國統區？
張：是。
一九三七年八月 「八一三」過後不久，包括我父親

在內的上海七個漫畫家成立了抗戰漫畫宣傳隊到當時的
首都南京宣傳抗日，南京淪陷後轉到武漢。大概一九三
七年底，華伯伯從上海到武漢，和我父親及他們漫畫宣
傳隊的成員匆匆見了一面後就去了延安；我父親和漫畫
宣傳隊南下。一別十多年，到解放後他們才又再見到。

記：中間一點聯繫都沒有？
張：幾乎是一點都沒有，因為是抗戰期間，通訊和

交通都極不方便的。到了解放戰爭，那就更沒有聯繫了
，是分別在敵對的兩個政黨所統治的地區。

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倆在各自所在的地方畫了大量
的抗日漫畫。在解放戰爭這段時間裡，我父親創作了
《三毛從軍記》和《三毛流浪記》等等；華伯伯畫了這
幅（指了指作品）膾炙人口的蔣介石假停戰的漫畫像，
以及非常多和影響深遠的作品。不過當時他們都不知道
對方的具體情況。

他們的畫是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表現方法，但是追
求正義是一樣的。他們再次見面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北
京文代會期間。

記：以後他們就恢復了交往？
張：對，以後我父親每年要去北京開會。華伯伯也

經常來上海，來了以後就找沈柔堅叔叔、盛伯伯─就
是特偉，也是一個比我父親年紀小，而我們都叫伯伯的
長輩─還有我父親幾個在一起談工作、做美術片造型
，華伯伯還寫了幾個美術片的劇本。

還有，他們在一起就互相開玩笑，一直到很老了還
那樣。我們在旁邊聽了也一起笑，現在想想也好笑。

漫畫家嘛，幽默是他們的本性。
解放後，有一些比較左的解放區來的幹部對當時留

在國統區的人很不以為然。不過他們─就是沈叔叔、
華伯伯、盛伯伯，還有賴少其伯伯和呂蒙叔叔等等，對
我父親都很好，沒有這樣的表現。

記：你父親不也是共產黨黨員嗎？
張：那是以後的事情了，我父親是 「文革」後的一

九七九年才入黨的，但是他剛解放就打入黨報告了。後
來政治運動不斷，據說我父親還是內定的右派，所以到
粉碎 「四人幫」後才被批准。

記：說個題外話，在抗日戰爭時候你父親是什麼政
治觀點？有沒有想過去延安？

張：（笑）我父母結婚的日子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
十八日，三月十八日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
公社成立的日子。你從這點就可以知道我父母那時候的
政治觀點了。那時候的文藝青年其實有非常多是這樣的
觀點。

皖南事變後，賴少其伯伯從上饒集中營越獄找回新
四軍的時候遇見我父親，他和我父親也是在上海就熟悉
了，在事變前還為我父親的抗日宣傳畫寫過文章。他們
約好解放區見─這件事情沈柔堅叔叔也提起過，說那
時候他在蘇北根據地就聽說張樂平要來。

可是後來我父親被當作人質走不了，因為有特務發
現漫畫宣傳隊有一些關於共產主義以及其他的禁書，他
們要把全部隊員扣留。後來經過交涉，才留下作為隊長
的我父親。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現在回過頭看，我父親沒有去解放區有了另外的結
果，那就是創作了《三毛從軍記》和《三毛流浪記》。

記：好，話說回來了。你對那時候你父親和華老的
交往印象很深嗎？

張：他們談工作什麼的我當然不知道，只是估計在
談工作而已，因為那時候我還小。事後知道的。

我開始有印象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我父親和盛伯
伯、華伯伯等在蘇州為了幾個動畫片搞創作，住了幾個
星期。我媽媽帶我在周末去蘇州看望，碰到了華伯伯帶
來的小兒子方方，就此開始了我們第二代的交往。

從蘇州來上海，方方住在我們家。後來大了，來上
海出差什麼的，方方也經常會在我家住上幾天。

七十年代末我借到北京工作過一年，休息日就去華
伯伯家住，好像就是周末回家那樣。端端大哥對我就像
對自己弟弟，伯伯、伯母就更不用說了。

以後都是這樣。
記：你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你父親和華老又中斷

了聯繫，那是怎樣的事情？
張：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了，我父親當時在

《解放日報》工作，兼任上海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我父
親是上海美術界最早被打倒的。羅列了很多罪名，太多
了，我在這裡也不說了。

華伯伯在北京也被打倒了，這樣一個從延安出來的
共產黨幹部也被打倒。批判他的文章還上了《人民日報
》，有大半版面。那時候被黨報這樣地批判，是表示真
正被打倒了。我父親看了很擔心。

但是，他們已經也不再聯繫了，也不可能聯繫。
記：聯繫了是不是罪名更大？
張：是。
記：後來又怎麼恢復聯繫交往的？
張：大概在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恢復工作了，政治

氣氛相對寬鬆，他倆也算是被解決問題，可以恢復部分
工作。華伯伯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一是告訴了他自己
幾年來的情況，二是詢問我父親和很多朋友在文化大革
命中以及當時的境遇。我記得我父親很激動，馬上讀給
我母親聽，坐下就寫回信。

記：那什麼時候又見面的？見面一定很高興了！
張：見面應該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了，是在北京

開會的時候。具體什麼會議我忘記了，反正不是政協會
議就是文代會。

經過 「文革」的苦難，能再次見面，他們當然非常
高興。會議安排有飯吃的，但是華伯伯一定要請我父親
到外面另外吃一頓，順便還叫上了電影演員趙丹叔叔。

三個人一進飯店，服務員就認出了趙丹叔叔，華伯伯又
介紹了我父親。這頓飯吃得非常開心，三個好酒之徒也
喝了不少。吃好，華伯伯對趙丹叔叔說： 「因為你的臉
，服務態度難得見到這麼好；」對我父親說： 「因為知
道你是窮孩子三毛的爸爸，今天廚師做的菜又好又多
。」趙丹叔叔對我父親眨眨眼睛，然後兩人同聲說：
「哦─原來今朝迭頓飯是阿拉請儂啊！」（笑）

記：後來就經常見面了吧？
張：每年有幾次，譬如政協、文代會、美協會議等

等，是我父親去北京；華伯伯又經常為了工作來上海。
一九八五年上海辦了《漫畫世界》，趙超構伯伯請我父
親當主編，所以他們為了創作也經常見面的。我父親去
世後，《漫畫世界》是華伯伯當主編。

我父親一九九二年去世，華伯伯來信來電話，還寫
了文章悼念，以及特意趕到海鹽參加我父親紀念館揭幕
儀式等等。

後來好幾次我和華伯伯見面，他說他經常會想起我
父親。

他還說他很後悔和我父親在一起的時候老是開玩笑
，沒有互相交流創作的體會。因為太熟悉，到我父親去
世後他才想到為什麼沒有問問我父親的作品是怎麼會受
讀者這麼歡迎的。

到我父親去世十多年以後的二○○五年，華伯伯來
上海，還在虹橋迎賓館和我回憶起我父親。他說： 「你
媽媽反對你爸爸喝酒，老是爭吵；你宋綺阿姨也因為反
對我喝酒和我爭吵。我和你爸爸私下都說，要一起到山
上找個地方躲起來。唉，現在你爸爸不在了，宋綺阿姨
也不在了！」

說完他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記：很傷感。
張：是，很傷感。
不過華伯伯很會調節氣氛。看我也傷感，就說：

「你爸爸叫我姑媽。」說完他像個頑皮的小孩子那樣笑
了。

記：姑媽？
張：是，姑媽。
那是一九八○年末，中國漫畫家代表團訪問日本。

說是代表團，其實只有四個人：團長是華伯伯，團員就
是英韜叔叔和我父親，還有一位外交官。我父親剛過七
十，身體不太好，一路上都在華伯伯他們的照顧下，據
說連口水流下都是華伯伯幫着擦。他們笑說其實真正的
團長是張樂平。

去日本之前在北京，黃永玉叔叔塞給我父親幾百美
元。這些外幣在當時對我父親來說很珍貴了，他想在回
來的時候買個電視機，所以就貼身藏好。華伯伯就一路
問錢藏好沒有，我父親就會下意識地摸一下口袋，呵呵
。還有，怕我父親在外貪杯，華伯伯就一直叮囑，不讓
我父親喝酒太多。我父親嫌他老管着自己，就說 「儂煩
煞了，姑媽！」

就此，我父親老遠見到華伯伯就叫： 「姑媽！」
記：哈哈，那你有叫華老姑婆嗎？
張：當然不會叫，也不敢叫。端端、方方和我好像

親兄弟，也許我叫了結局也要像小丁叔叔那樣，要我叫
他們爺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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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性
措
施
。
如
這
些
措
施
能
得
到
有
效
而
持
久
地
貫
徹
，
則
國
人

將
不
患
無
魚
可
食
之
憂
。

我讀《一頭豬在普羅旺斯》
段懷清推

己
及
人

言
止
善

􀎠姑婆􀎡華君武 詹 勝

──張慰軍回憶父親張樂平和華君武的交往

食魚漫談 季旭東

閒說「到此一遊」
齊 夫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華
君
武
當
年
在
大
公
報
刊
登
的
漫
畫
《
先
生

耐
寒
不
耐
熱
》


